
文字營歸來碎筆 
洪曉寒 

每當我掩卷沉思陳惠琬老師講授的“下筆如有神”一課時，感激之情就從心裡油然

而生。 

二十年前，文字事奉還是個非常陌生的概念，既使對有筆力的基督徒來講，也大都

沒有意識到文字還可以用來事奉。當時，蘇文鋒牧師敏銳地意識到神國的這種需

要。當他為了這個事奉呼召時，唯一站在他面前的竟是這位十幾歲就來了美國，中

文忘得差不多了的“小老美” 陳惠琬。 

那時，在這條道上行走的人很少，能堅持走下來，沒有陣亡的更少。 

如今，當我坐在舒舒服服的教室裡，聆聽她對文字事奉的真知爍見時，思量著，她

的每一句話的後面，都凝結了悠悠歲月裡神對她的帶領和祝福，以及她在文字裡的

挫敗和成功。我感受到，當我剛一踏上這條道時，就有人把我帶到高處，指給我

看，哪裡是激流險灘，哪裡是可安息的水邊，是不是我的有幸和神的恩典？ 

因此，先端正了態度,再談上路。日後，我是不是可以少走彎路？ 

*** 

當我走進書店時，看著浩如煙海的書籍，分門別類地擺在那裡，有的正被人翻閱，

但大多數都寂寥地被閒置在那裡，心裡問，這個世界，怎麼會缺少我的文字？若真

的有一天，在一個角落，多了一本落下我自己名字的書，它的命運又會如何呢？ 

所以，是什麼驅使我拿起手中的這支筆？ 

每個人都有寫作的理由。比如，大陸哲人周國平說“ 我想像不出除了寫作外，我還

能有什麼生存方式，把易逝的生命侻換成耐久的文字。”史鐵生說：“寫作就是要

為生存找一個至萬個精神上的理由，以便生活不只是一個生物過程，更是個充實，

旺盛，快樂和鎮靜的精神過程。” 

基督徒寫作的理由是什麼呢？惠琬老師講: 創作是一項內心的呼召， 是一種信心的

經歷和屬靈的過程。 

如果把我的這支筆比著待發的一條船，那麼，替它揚帆啟程的是神，幫它乘風破浪

的是神，為它指引方向的也是神。這條船，只需要憑著對神的信心，往前就行了。 

就像信心之父亞伯拉罕，當神把他從哈蘭召出來時，並沒有跟他講明要去什麼地

方，但告訴他有神的祝福，亞伯拉罕就照著神的吩咐去了。許多時候，神只是叫我

單單跟隨他。 



惠琬老師講，當初應召時，她看到了文字事奉對傳福音有不可忽視的影響力，她的

這種負擔是大過她的能力的。雖然對自己走不走得出來，一點把握都沒有，但她領

悟到，每一步都不能問結果，也不知道下一步踩到那裡。重要的是忠心，順服，努

力去攀爬，投入全身的力氣，勇氣與智慧。 

所以，從我的筆下流出的文字，無論多少，在世間又能耐多長久，都不是我要考慮

的問題。 

寫作要體會的是神的心腸，要留下的是神的名字。因為正是神國的需要，驅使我拿

起了手中的這支筆。 

**** 

那麼，寫作的題材是些什麼呢？ 

惠琬老師花了很多時間講生命故事的魅力。她談到，如何探索生命的故事，如何找

生命故事的題材。她也列出了，通過對過去的事情，人物，地方發問而產生的可能

寫作的主題。 

無可置疑，我應該去書寫那些過去的故事。從去年開始，我重新拾起撂下了二十年

的筆。一年來，寫作的主旋律始終是圍繞著兒時發生的故事。雖然，那已幾十年以

前的事情了，但現在回想起來，仍然歷歷在目。 

有的朋友問，那些幾十年以前的故事值得寫了又寫嗎？那些傷痕，對現實有什麼意

義呢？ 

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Elie Wiesel 在他的有名的<<夜晚>>裡談到，希特勒殘害猶太人

的故事，才過了幾十年，人們就打算把它們忘了，這是何等的悲哀！那麼身為中國

歷史上黑暗時代的見證人，是不是也有責任，將那段歷史在我生命中留下的痕跡忠

實地呈現出來呢？ 

惠琬老師講，問題是，我們如何站在基督徒的立場上，去重新詮釋這些生命的故

事？新的洞察又如何改變了我及我身邊的世界？ 

我相信，任何歷史的，現實的故事都有它的特定的意義，就像每一束陽光都有它照

耀的地方，每一片黑暗也有它籠罩的陰影一樣。從那些故事中，要深挖出的是人性

中的美和醜，善和惡，挖出人性在物欲，權力欲，情欲中最深沉的掙扎。 

同等重要的是，要從這些故事中見證神的恩典。 

這些，都是我以後寫作中，要反反復複地思考，推敲的。 



*** 

文學作品的好壞自然要用文學的標準去衡量， 這就涉及到如何寫的問題，惠琬老師

曾用過一個形象的比喻：如何把那些故事裝在不同的容器裡？ 

她講到如何說故事，說書。她給了我們幾個說故事的訣竅，包括（1)要有細

節 （2) 夾敘夾議 （3）迂回表現 （4）道成肉身。 

她談到，四福音書裡，耶穌用了四十個比喻，其中只有一個以教會為背景，提到神

的名字也只有兩個。所以，我要以耶穌為榜樣，在這個墮落，敗壞的世界裡，用道

成肉身的故事給人們呈現一個美好的神的世界。 

要在寫作中實現這些，豈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？ 

齊宏偉在《文學，苦難，精神資源》一書中談到，文學也好，學術研究也好，其深

刻，大氣與否和自身思想，理論素養關聯密切。 沒有深刻而博大的精神資源，難以

成就大氣磅礴的文學和學術。他還談到：我們之所以現在還不斷地談魯迅，就是因

為後人沒有超過魯迅的。 

記得惠琬老師曾講過一句話, 我們一定要有一流的眼光。許多時候，我被不可抑制

的功利心所驅動，只顧寫出些短，平，快的東西交帳，而不願意敞開心靈，花時

間，從人類的精神文明中，從周遭生活中去吸取，去學習，去思索。更何況，信主

時間越長，越容易被那些屬靈的套話塞滿腦子，自認為真理在握，忽略了從此岸到

彼岸，要經過的是何等的深淵！ 

雖然，我深深知道，我幾乎沒有機會大器晚成，但因著所有的文字都是獻給神的，

我應該認真地，忠心面對這個神聖的使命。學習，學習，再學習。嘗試著，用不同

的容器把生命的故事裝起來。 

*** 

在最後一堂課“如橡大筆建神殿”裡，如當年惠琬老師應了蘇文鋒牧師呼召一樣，

我也正式地應了惠琬老師的呼召，願意為神把這支筆獻上。 

其實，如惠琬老師所講，奉獻是一種祝福。當我把自己心靈深處的鑰匙一把把都交

給了神，讓他成為我的主，信靠，順服在他的面前，我就有福了，但這是最深的學

習。 

盼望當我的筆力日日增強時，我在神裡面的生命也隨之增強，自我卻日漸衰微，而

這些，若不靠著神，怎麼可能完成呢？ 
 

 

 

 


